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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大金链子大金表， 手持最新款的华为手
机……初见梁仁明，很难一眼分辨出他是个庄
稼人。但再仔细打量，他身材魁梧，皮肤黝黑，

手上有明显常年劳作留下的老茧，裤脚和鞋子
都沾点泥渍，确实是个种地的。

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长命村，一问“种地
的”，村民们都会手一指：沿着村里的主干道一
直走， 路边最显眼的三层小别墅就是他家。院
子挺宽敞，中间堆了两口大缸，正浸泡着水稻
种子，边上堆满了编织袋装的化肥、农药等农
资，大门边靠着个招牌：瓶窑镇梁仁家庭农场。

梁仁明种了将近 30年的地，是当地的种粮
大户，没想到最近却意外出名了，这是因为，从
2015年起， 他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承包了
8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 水稻正是解读良渚文
化的密码之一， 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5000多
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相当成熟。

去年 7月 6日，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

至今正好一周年。 作为土生土长的瓶窑人，梁
仁明的成长史也与良渚的变迁和遗址开发有
着奇妙的关系。

在遗址公园种粮

梁仁明对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熟门熟路。

每天上午 9点前和下午 5点后，公园的非
营业时间里，梁仁明可以入园，到田里去。常年
的田地劳作让梁仁明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一般
不到 4点就会醒来，六点半准时从家里出发去
田间巡查一番，并赶在 9点遗址公园开园前离
开。

最近，他在公园里承包的水稻田，插秧的
活已全部干完。夏日的阳光下，翠绿的秧苗正
茁壮成长，与遗址公园的景色融为一体，很容
易让人联想起 5000年前， 良渚先人在田地里
耕种劳作的场景。

梁仁明一直津津乐道于这种冥冥之中的
联系，不过，他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良渚文化，

其实是在 2013年。

为了更好地保护良渚古城遗址，2013 年
起， 周边村落的 600余农户陆续开始拆迁，其
中包括梁仁明所在的长命村的部分片区。虽然
梁仁明家没有在拆迁范围内，但这是他第一次
接触良渚文化和遗址保护的概念。

对于良渚灿烂的考古和学术价值，梁仁明
了解不深，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感叹于童年回
忆都被封存进了遗址公园的花花草草里。

带着记者巡查稻田时， 梁仁明多次提醒
记者注意身边的风景，“这里是我之前上小
学时常走的路……”“这棵柿子树的果子特别
甜……”他眼里放光，声音中还带着孩童般的
炫耀感。

同样感怀的还有大观山村二组组长龚玉
明，2013年他所在的大观山村整体拆迁。 这几
年，随着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原有
的地块已大变，但他和同村人至今还是能准确
辨认出旧居所在，甚至对以前周边的道路和风
景都能“凭空”娓娓道来。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遗址保护是考古专
家的事。其实不然，考古只是众多过程里的一
环。从基础设施到大型建筑，划定遗址范围、资
金筹集、拆迁安置、规划设计、现场验收甚至到
后期的保护监测，方方面面之复杂艰难，外人
未尝可知。而由于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像梁
仁明、龚玉明这样的普通村民，反而与良渚的
遗址保护有着某种亲近的天然联系。

不仅是拆迁，由于考古发掘与恢复的工程
量很大， 邻近不少村民还曾应征进入现场，清
运土方、送水等。

长期以来， 由于良渚遗址保护的需要，遗
址区内群众改善居住条件、拓展生产空间
等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保护与发展之间，

一直是全球性的大难题。

“建设公园的前提，是要保护地下的遗
址。”良渚遗址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
保护第一、最小干预、真实可逆等原则，在充
分尊重遗产真实性、 完整性和保护有效性的
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大遗址展示的成功经验，

运用绿植标识、模拟复原、小品雕塑、数字演
示、场馆展示等手段，开展遗址保护展示。

在这样的保护中，土坡和绿植是其中重
要的组成部分。2015年，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内的农地招标， 梁仁明和当地另一种粮大
户中标，其中梁仁明承包的土地大约有 800

亩。

要在遗址公园种地，梁仁明不是没有犹
豫过。当年，他拿到土地已是 5月份，土地一
片荒芜，长满杂草，路也没有规划和建设好，

大型的农机运输困难。根据经验，6月中旬水
稻必须播种下去，时间紧迫，梁仁明带着农
民们一边整地，一边育秧，每天在地里挥汗
如雨。

在遗址公园里种水稻并不简单。

比如，不能用除草剂。田里的杂草都是
梁仁明和农民们一根根手工拔除， 现在，梁
仁明只要往田地里扫一眼杂草，就能准确算
出所需要的人工和劳动量。工作时间也是个
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里，梁仁明的生产活
动一般只能在公园的非营业时间里进行，早
上还好，晚上的时间就有些难安排。农民晚
上睡得早，赶上农忙时，晚上的工作时间可
能会被延后至 8 点以后， 大家难免会有怨
言。梁仁明也没办法，只能偷偷发红包安抚
情绪。

地还是这块地

平日里，梁仁明的话不多，喜欢点根烟默
默地望着远处发呆。

一到了田间， 他开始习惯性地唠叨起来。

这块地里的水稻长势如何，杂草如何清理……

对于田里的一切细节，他都能脱口而出。

梁仁明开一辆福特皮卡，车子大，方便装
东西。在梁仁明车子的后备厢里，常年备着一
双套鞋和四支手电筒。

近年来，由于腰伤和膝盖劳损，梁仁明下
地的次数少了很多。不过，他的车上还是会备
着几套衣服， 梁仁明承包的土地相对分散，一
赶上下雨淋湿了就直接在车上换。他带着记者
在田间巡查，在细长、泥泞的田埂上走得飞快。

有时会停下来拔草， 一边拔一边把草揉成团，

用力按回水田淤泥里，当绿肥来还田，这是他
种地多年总结的经验。

不过，经验二字谈何容易。刚开始种点口
粮地尚且凑合，等他想着承包土地来种地赚钱
时，才发现原来的经验少得可怜。“那时候啥都
不懂。 以为施肥就是把新鲜猪粪往田里施，结
果水稻长势很差。后来才知道，淘粪也得要往
里掏陈一点的，施肥时还得拌点稻谷灰。”梁仁
明回忆，好不容易挨到秋收，又遇上困难，5000

多公斤稻谷收割上来却根本没地方晒谷子。

只能把谷子晒在村道上， 来来往往的拖拉
机、摩托车难免会轧到一些，偏偏又遇上秋天雨
水多，谷子晒了潮，潮了晒，收起来时，成色也不
好。一来一去，第一年的收成才刚赶上收回成本。

梁仁明曾想过种植油菜等经济作物，但算

下来补贴和收成都不及水稻。逐渐地，梁仁明
摸到了门道，水稻一年能种两季，其间种麦子，

能最大化地利用好土地的价值。 自己淘粪、背
粮的辛苦日子坚持了三年，竟也攒下点可观的
积蓄。

曾几何时，乡镇工厂快速兴起。不少村里
人嫌种地太苦，都跑到附近工厂上班。土地荒
废着没人耕种， 反而成了梁仁明发展的好机
会。几年下来，梁仁明先后承包了 1000多亩土
地，还购置了拖拉机、翻耕机、播种机、农业植
保无人机等现代化农机，有了现代农业科技的
加持，田地里的收成也越来越好。

2014年，梁仁明成立了家庭农场，购置了
从水稻育秧到稻谷仓储的整条生产流水线。

梁仁明在田间地头“跑马圈地”的几年间，

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在悄然扩张。

尤其是 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

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被学术
界称为“石破天惊”。良渚古城的发现，连同此
前发现的反山、瑶山、莫角山、塘山、文家山、卞
家山等 100多处遗址点，使得这座古城的面貌
初露端倪，也使瓶窑镇逐渐成为良渚文化遗址
保护的核心区域。

此前的 2001年， 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划
定，并成立管理委员会，着手启动《良渚遗址保
护总体规划》编制。简单说，核心问题，就是遗
址保护范围，这个圈要画多大。到了 2012 年，

《总体规划》终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时任余
杭区委书记徐立毅提出要“不遗余力”保护和
发扬良渚文化遗址这个大 IP， 同时还做出决
策，良渚范围土地出让金收入的 10%都要作为
良渚遗址发掘保护的经费。

想卖“良渚大米”

大家对良渚文化的认知迅速提升， 全力守
护中华文明圣地，不断擦亮世界级文化金名片。

梁仁明说起小时候，他常听说村里人说，能
挖出石刻、玉器等古玩，但要说清楚什么是良渚
文化，他答不上来。良渚文化虽早已被命名，但考
古发掘工作进展并不快，普及度也不高。在村民
的印象中，上世纪 80年代以前，良渚遗址可能是
“不需要保护”的。民风淳朴，村里松土起地基，挖
到瓶瓶罐罐是常事儿，看起来不错的会留着上交
国家，还能得个搪瓷杯、热水瓶作为奖励。

直到 1986年， 良渚沉睡多年的平静被打
破。长命制动材料厂准备扩建，新厂址选中反
山，占地 30 亩。很快，这个一直寂寂无闻的小
山坡，成了此后名震天下的反山遗址，挖出了
11座良渚文化时期王陵墓葬，出土陶罐、玉器
1320件，包括玉琮王。

次年 5月，村民在山上挖出大量玉器，引发
骚动，上百村民上山，还有不少文物贩子闻讯而
来。同年，余杭县专门设立了良渚文化遗址管理
所， 文管部门协同公安抓捕不法分子， 追缴文
物，对现场进行抢救性挖掘。良渚的“苏醒”也开
始加速， 当时瓶窑、 安溪、 良渚三个乡镇里的
33.8平方公里内，陆陆续续发现 135处遗址，数
量多、面积广，但其中有 25处曾遭遇破坏。

类似事件再也不可能发生。去年，良渚申
遗成功，遗址公园开业运营。

梁仁明直言，自己赶上了好时候。当传统
农业遇上了良渚的文化大 IP，品牌的效应和溢
价也变得可以期待。

早几年，还没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这个概念
时，梁仁明种的是普通的水稻品种，口感一般，卖
得也便宜，收购价每公斤不到 1元。去年，乘着良
渚申遗的东风，梁仁明特意选择了口感更好的晚
稻品种来播种和栽培。 新培育的水稻口感更好，

价格也更贵，收购价达到每公斤 2.5元。

未来，梁仁明还想与良渚相关部门合作共
同打造“良渚大米”等品牌，开发更精美的文创
包装等，在保证品质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农产品
的附加值。

前段时间，良渚相关部门和梁仁明谈合作，

让梁仁明匀出一部分土地种油菜， 不仅作为景
观，也可以作观赏用，收获的油菜籽还可以榨油
做农产品，包装则由良渚相关部门请专业的文创
团队进行打造。为此，梁仁明还特意定制了精美
玻璃瓶小包装，只等收来的油菜籽烘干后榨油。

但在长命村村委会主任费国芳看来，良渚
申遗的溢出效应似乎和他预想中的不一样。

此前，由于良渚遗址区的保护，长命村没
有大规模开发，村里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厂房企
业，发展有些受限。近年来，村里也在积极打造
农文旅产业， 原本希望借着良渚申遗的 “风
口”，让当地村民共享遗产保护成果。不过，今
年由于疫情等多种因素，效应来得比想象中要
更晚一些。

也有专家提醒费国芳不要操之过急，“遗
产保护本就是道难题。况且良渚文化由于其特
殊性，文旅开发的门槛更高，更多应带着朝圣
的心情去瞻仰，而非简单粗暴地仅仅添加游玩
设施了事。”

不过，费国芳或许也不用过分担心。毕竟，

背靠良渚这个大 IP，总是有发展的机遇。

对瓶窑来说，良渚申遗成功或许就像一颗
投入湖中的石子，会激起发展的涟漪，引领当
地农文旅的融合发展。比如，瓶窑的窑北村，一
年多来， 申遗成功的效应就在持续被放大。不
少当地人都觉得， 去年是游客最多的一年。当
地一家果园最近成了网红地，采摘游的人数暴
增，连带着给果园配套的主题餐厅的营业额暴
涨，2019年比 2018年翻了一倍。

梁仁明也有期待，“良渚大米”之外，肯定
还会有一系列良渚产品。

◆水稻正是解读良渚文化的密
码之一， 现有的考古发现证明，
5000 多年前良渚先民的稻作农业
生产已经相当成熟

在良渚遗址种一片水稻

右图：梁仁明正在田里清除杂草。 朱凌君 摄

上图：2011年3月，刚揭牌成立时的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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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得知亲生母亲

四月廿八，朝廷赐谥刘太后，曰“庄
献明肃”（后改谥“章献明肃”）。十月初
五，附葬庄献明肃皇太后于宋真宗永定
陵。

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时代终于结束
了。

从乾兴元年（1022年）八月，至明道
二年（1033年）三月，刘太后垂帘听政十
一个年头，其功过是非，众说纷纭。明末
大学者王夫之认为，“仁宗立，刘后以小
有才而垂帘听政， 乃至服衮冕以庙见，

乱男女之别，而辱宗庙。方其始，仁宗已
十有四岁，迄刘后之殂，又十年矣。既非
幼稚，抑匪暗昏，海内无虞，国有成宪，

大臣充位，庶尹多才，恶用牝鸡始知晨
暮哉？” 对刘太后的临朝称制颇不以为
然，对宋仁宗的拱手让权也觉得不可理
解。坦率地说，王夫之的这一评价，是有
失公允的。

相比之下，宋人自己对刘太后的态
度更为宽容一些。 北宋大学者司马光
说，仁宗皇帝嗣位之初，刘太后垂帘听
政，“但以自奉之礼或尊崇太过，外亲鄙
猥之人或忝污官职，左右谗谄之臣或窃
弄权柄，此所以负谤于天下也”。宋朝士
大夫对刘太后虽有微词，却没有不问青
红皂白一概反对太后临朝，他们更关心
的问题是：太后临朝期间的具体施政是
否合乎公道。而且，司马光也承认，“章
献明肃皇太后保护圣躬， 纲纪四方，进
贤退奸，镇抚中外，于赵氏实有大功”。

这才是公允之论。

刘太后非皇帝亲生母亲的秘密并
不是无人知晓，内廷妃嫔、宗室要员与

朝中大臣其实都知道这桩陈年旧事，只是
刘太后在世之时，没有人敢向仁宗说破。

现在，刘太后已经宾天，这个秘密迟
早会有人说出来。 果然，“皇太后既崩，左
右始有以宸妃事闻者”。那么，究竟是谁第
一个告诉了宋仁宗他的真实身世呢？宋人
有不同记载。按王铚《默记》，是杨太后告
诉仁宗的，时仁宗皇帝因刘太后去世，“号
泣过度”，杨太后不忍心，便宽慰他：“此非
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
(实为洪福寺)殡之。”而据邵伯温《邵氏闻
见录》， 最早说出仁宗身世的人是皇叔赵
元俨：“章献上仙，燕王（赵元俨去世后追
封燕王）谓仁宗言 ：‘陛下李宸妃所生，妃
死以非命。’”

仁宗得悉这个瞒了自己二十多年的
秘密， 如遇晴天霹雳，“号恸累日不绝”，

“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又追尊
宸妃为皇太后， 谥 “庄懿”（后改谥 “章
懿”），易梓宫，与刘太后的梓宫一起，附葬
永定陵。

对外间“或言太后（指李宸妃）死非正
命，丧不成礼”的传闻，仁宗半信半疑。为
庄懿太后易梓宫之日，他往洪福寺“亲哭

视之”，见母亲“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
者，以有水银沃之，故不坏也”，不似中毒
而亡的样子，仁宗内心这才释然，叹息说：

“人言其可信哉！” 又在刘太后神御前焚
香，泣告：“自今大娘娘平生分明矣！”

若依王铚《默记》的记载，宋仁宗为亡
母易梓宫之日，“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
启棺，知非鸩死，乃罢遣之”。如果这个细
节属实，我们不能不佩服吕夷简的先见之
明， 若非他极力说服刘太后厚葬李宸妃，

恐怕刘家将大祸临头。不过，以宋仁宗宅
心仁厚的天性，我认为他不太可能做出遣
兵包围刘家的强硬行动。救治庄懿太后不
力的医官杨可久等人， 也不过是被仁宗
“黜罚”而已。

事实上，得知自己非大娘娘亲生儿子
之后， 仁宗皇帝对刘太后仍然敬爱有加，

毕竟 20 年养育、陪护之情，他不能忘怀。

明道二年九月廿日， 刘太后灵驾发引，仁
宗对辅臣说：“朕欲亲行执绋之礼，以申孝
心。”乃引绋行哭，出皇仪殿门。又至洪福
寺祭奠，扶着太后梓宫攀号不已：“劬劳之
恩，终身何所报乎！”步送刘太后梓宫至洪
福寺西南隅。

刘太后既崩， 仁宗身世既已公开，朝
中便有臣僚见风使舵，“多追斥垂帘时
事”。 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提醒仁宗：“太
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
小故以全大德。”仁宗深以为然，特别下了
一道诏书：“大行皇太后保佑冲人，十有二
年，恩勤至矣。而言者罔识大体，务诋讦一
时之事，非所以慰朕孝思也。其垂帘日诏
命，中外毋辄以言。”

而对于生他的母亲李宸妃，仁宗心怀
愧疚，追念不已。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仁宗
一想到未能在母亲生前与她相认， 心中
便充满痛悔之情。他请翰林学士孙抃撰写
《升袝李太后赦文》，孙抃文笔感人。仁宗
读后，“感泣弥月”。 他问孙抃：“卿何故能
道朕心中事？” 孙抃说：“臣少以庶子不齿
于兄弟， 不及养母， 以此知陛下圣心中
事。”仁宗听了，“为之流涕”。

另一位翰林学士晏殊以前曾为李宸
妃撰写神道碑文，文中“只言生女一人，早
卒，无子”。仁宗知悉自己实为宸妃所出之
后，对晏殊意见很大，将晏殊所撰碑文出
示给宰辅大臣看：“先后诞育朕躬，殊为侍
从，安得不知？乃言生一公主，又不育，此
何意也？”吕夷简开解说：“殊固有罪，然宫
省事秘，臣备位宰相，是时虽略知之而不
得其详，殊之不审，理容有之。然方章献临
御，若明言先后实生圣躬，事得安否？”

但仁宗还是直接问晏殊：“何不直言
诞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殊回答说：碑
文破题就写了“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溟
浩渺，丽水生金”，已暗示庄懿太后“诞育
圣躬”，只是陛下一直“以母事明肃”，臣难
明说。仁宗说道：“此等事卿宜置之，当更
别改。”晏殊说：“已焚草于神寝。”已在庄
懿太后灵前焚烧修正后的碑文。但仁宗始
终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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